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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立，网名“荷叶”，年过五旬，其貌
不扬，心很善良，曾做过超市售货员和社区
工作人员，“刘哥”的老婆，“胖子”的妈。下
班之余，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
甜苦辣麻，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经她娓娓
道来，则令人捧腹，会心一笑。

过场是大家都晓得的一个意思，原
本也就是一个开场白的环节，或者是叫

“引子”也可以，因此过场不要太多，一
多就烦人，甚至讨厌。去参加婚宴，婚
礼一整就是半天下不倒台，1点钟了还
开不了席，你倒是做得扎劲，客人就饿
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搞清楚，人家不是
来看你表演的！

人的过场一多，那味道绝对长得
很。老憨就经常在我们面前抱怨他媳
妇，啥子都好，就是做不完的过场，用老
憨的话来说，那过场多得吓死人。老憨
媳妇叫小丽，比如门口就是一个大超
市，她就觉得家门口的东西不好，于是
舍近求远，门口的鳕鱼三十块钱一斤，
她估倒小憨开车跑到好几里外的超市
去买，还得意地说，人家这个两百多块
钱一斤！意思是价钱贵的就是好东
西。老憨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出来两者

有哪点长得不一样。买了东西回来，地
下停车场没得位置了，小憨就只有把车
临时停在路边，第二天早晨去开，车窗
上贴着一张纸飞飞，那是违章停车的罚
款单，小憨气乎乎地说小丽，“就是怪
你，过场多，要跑那么远去买！”

老憨说，小丽做的过场，有些你想
都想不到。她吃柑子不是剥了就吃，而
是要先用水洗泡一阵，说是去残留的农
药，然后再用刀慢慢把皮削了，切成小
块小块的放在盘子里。老憨就搞不懂，
既然要削皮，那还泡啥子，这不是脱了
裤子打屁多此一举嘛。

老憨说，洗菜还更安逸，香菇顶本
来就有些黑，小丽觉得不干净，硬是用
刀把那层削了。有一回老憨洗冬苋菜，
小丽说他没有洗干净，要他把连着叶柄
的那点黑毛毛洗了，老憨解释，冬苋菜
本来就长得这样子的，又不是脏，小丽

转身就去拿了把牙刷来，老憨还没有搞
醒豁，小丽拿起冬苋菜就用牙刷去刷那
一点黑毛毛，你说怪不怪，这真的是闻
所未闻。听得我们几个肚皮都笑痛了。

这还没有完，老憨说他们一家去吃
火锅自助餐，那个味道才长。吃自助餐
应该是喜欢吃啥子才拿啥子，不喜欢的
就不要拿，小丽就不这样子，喜不喜欢
吃的都拿来摆起，老憨说：“不喜欢吃的
拿来做啥子？”小丽哼了一声说：“你们
不懂，每一样都要有点才好看嘛，也是
拿给你们吃的！”老憨就喊小憨吃，小憨
也不吃，老憨虽然不喜欢，还是只有他
拾脚子（收拾残局），吃得心头鬼火冒。

有一回做饭的时候，小丽突然自告
奋勇对老憨说：“爸，我来做！”她嫌老憨
做的饭菜不好吃，看了抖音上的做菜视
频，非要亲自试一下。老憨也没有说啥
子，只要她做，好孬都不说。小丽撩衣

扎裤的就干开了，不过要喊老憨打下手
——爸，把这个洗了！爸，把那个切
了！老憨忙得团团转，比他自己一个人
做还累。小丽是做得一板一眼，一点葱
花装一个碗，几片生姜装一个碗，几节
干海椒装一个碗，倒点酱油又倒点醋，
还有几匹菜也装一个碗，灶上放了一排
排。老憨看得直瞪眼，问她在做啥子，
炒个菜用得着这么麻烦啊？小丽振振
有词地说：“嗯，人家馆子头都是这样子
的！”差点把老憨气背过去。可气人的
还在后头，摆了一坝坝不说，小丽撒手
不干了：“爸，还是你来！”过场做够了，
把烂摊子一下就甩给了他，你说气不气
人！

其实，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中，必
要的讲究是要有的，没得规矩就不成方
圆嘛，但过场太多，真的害死人。

传统文化讲究中庸、圆通。人与人相处，要彼
此体谅，相互礼让，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四川
人也懂这些道理，两人持理争论，常有中间人劝说：
大家都juān juān脚。“juān juān脚”很形象：两
人桌前对坐，如果都将脚伸直，就会越过界限，侵入
对方地盘。如果都juān juān脚，将脚规矩地控
制在自己的范围内，桌子下就泾渭分明无冲撞，桌
面上的事就能凡事好商量。所谓 juān，是弯、曲、
挠的意思。

李实《方言》：“曲谓之蜎。《考工记》曰：‘庐人，
刺兵欲无蜎。’注云：‘蜎，挠也。’蜎虫行必腰曲，故
腰曲谓之蜎。凡物曲挠皆谓之蜎。”查《周礼·冬官
考工记》：“庐人为庐器：……凡兵，句兵欲无弹，刺
兵欲无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抟。”庐人：“官名，周
朝置，掌戈矛殳类长兵器制造。”句兵：“兵器，戈戟
之属；一作‘勾’。”刺兵：“古代兵器，矛属。”《考工
记》里的这段话，可翻译为：“庐人制作长兵器的
柄：……凡兵器，勾兵（的兵刃）不可转动，刺兵（的
兵刃）不可弯折，因此勾兵（的柄）要椭圆，刺兵（的
柄）要圆。”李劼人《大波》第三部第六章：“龙竹君坐
在藤心紫檀框的美人榻上，两手捧着脸只是笑。而
且有意地把腰肢蜎着，不让她二姐再看见那微微凸
起的肚腹。”四川方言里的juān，或可写作李实、李
劼人笔下的“蜎”。

蜎，是个古字。《说文解字》曰：蜎，“蜎也。从
虫，肙声。”《说文解字注》云：“肙各本作蜎，仍复篆
文不可通。考肉部肙下云：小虫也。今据正。”段玉
裁认为：蜎的本字是肙。肙，从肉从口，口即圆，表
示其虫肉质，曲如圆环。由肙演变而来的蜎，本指
小虫，《尔雅·释鱼》说：“蜎，蠉。”郭璞注：“井中小蛣
蟩，赤虫，一名孑孓。”后扩展引申，由名词而动词，
借蜎行之弯曲指弯曲，《字汇·虫部》：“蜎，挠也。”

蜎，普通话读作 yuān，四川方言读作 juān。
今天，蜎已颇生僻，除用于“蜎蜎”形容虫子爬行的
屈曲蠕动的样子外，很少出现在汉语词汇里。所
以，张慎仪《蜀方言》说：“曲身卧曰腃。”腃，读作
juàn，是形声字：肉月旁表意，指身体；卷既示音，亦
参与字义，由“膝曲也”引申为身体弯曲。《康熙字
典》引《集韻》释曰：“驱圆切，音卷。身曲貌。”

比较蜎、腃，虽都指
“弯曲”，若要望字生义，
腃，更易理解，不需如蜎
般要溯其转折引申，才
能窥其要旨。

看书

一辈子看书无数，最难忘的是看
琼瑶的小说：《穿紫衣的女人》。那本
书，是在其他班同学的手上借来的，
只给我一下午的时间，必须在放学的
时候还。于是乎，铤而走险的我只有
在上数学课的时候看。

上课偷看课外书，对我而言太小
儿科了。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流行包
书，用报纸或旧日历画把书包了，是
语文书，就在书皮上写上“语文”两个
大字，是数学书在书皮上写上“数学”
两个大字。我们好多同学都是琼瑶
迷，我同桌小霞也想看这本书。我对
她说：“我先看，你给我放哨，我看完
给你看。”

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把包数学书
的书皮，拆下来包了琼瑶的《穿紫衣
的女人》。刚开始看时，还时不时偷
看一眼讲台上的老师。可是，还没有
看上三页，我就一头陷进故事情节
里。看着看着，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下
来，模糊了我的视线。朦胧中，看见
我的面前伸过来一只手，我以为是小
霞的手，有些恼怒，“说好了我先看完
的，慌啥子嘛！”我举手欲打，但又觉
得哪里不对，抬头一看，哎呀，是数学
老师，一时惊慌，书掉到地上。

我想，遭了，这回死定了。
数学老师非常生气，他的手依旧

伸着，严厉地说：“拿来。”没有别的办
法，我只有把书捡起来，交给他。提
心吊胆地听候他的发落。

没想到，他把书合上，看了一眼
封面，又摔给我，气愤地说：“你的感
情才丰富哩，上个数学课你都在哭，
不晓得你在哭啥子，阿拉伯数字也值
得你动感情？！”

很多时候，我不是很喜欢看电视
剧，我喜欢看书。比如琼瑶的小说

《我是一片云》，女主宛露遇见了心仪
的男朋友孟樵，第一次上门拜见家
长，就被那个单亲妈妈百般刁难。她
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用眼神向男朋友
求救。于是，心领神会的男朋友马上
救场。可看电视剧的时候，女演员没

有把握好尺度，眼神弄成了挤眉弄
眼，被未来的婆婆骂成抛媚眼。求救
和抛媚眼是两个概念啊，本来是小女
人的楚楚可怜，被她硬生生弄成了水
性杨花，糟蹋了琼瑶的原著，心疼。

小时候，我的二姑是电影放映
员，所以，我们家的外墙上贴着很多
电影画报，刘晓庆、陈冲、潘虹、龚雪，
她们的美丽身影都贴在我们家的墙
上，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更换最新的
电影画报和最出名的明星剧照。记
得我们家里的墙上贴过一张《马兰
花》的电影画报，有部分预告，有简单
几十个字的内容介绍。我认识的字
不多，胆子不小，站在画报前，大声朗
读：“多多说……”我姐姐当时正准备
煮饭，听见我的朗读，笑得前仰后合，
差点笑死在灶台前。因为画报上的
字是“爹爹说”。爹字笔画多，又过于
复杂，我不认识就读半边，难怪有人
说，四川人读字读半边。这个毛病，
一直伴随我很多年。

后来，我们村上有个人买了村里
的第一台电视机，每天，这户人都会
把当晚电视剧的名字写在小黑板
上。吃了晚饭，大人会差遣我去看今
晚上放啥子电视剧，我看了回来，老
远就大声报告：“今天晚上演卖娥
冤。”在院子里乘凉的人，哄堂大笑。
我一脸的懵。

那年带胖子回娘家，搭错了车，
在汽车站下车后，进去买车票，看见
墙上的字，我又开始大声朗读，气得
上小学的胖子一直扯我衣服说：“妈，
你认不到字就小声点嘛。”

我今天这么多的废话其实不是
废话，我是想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开
始看书了，虽然看得很艰难。但是，
我一直在努力。现在，我仍在坚持看
书，也有不认识的字，看到了，懒得去
翻字典，就先截图，然后编辑，把不认
识的字画一个圈，发送到我们的文化
群求救。自然有好心人用拼音把那
个字正确的读法打出来。他们就是
我身边的爱心字典，是我读书路上最
好的恩人。


